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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文学经典受到冷遇。为避免文学经典受漠视,彰显大学文学

教学对传承文学经典的意义,应改善大学文学教学方法,即注重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其具体做法

为:注重对文学经典的选择,注重现代读解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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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术界习惯于把我们当下所生活的时代称之为

消费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传统的文学经典受

到了冷遇,大众文化则受到了热捧。文学消费中,尤
以图像化、影像化、快餐化、大众化的消遣性文学,受
到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青睐。在这样一种大背景

下,大学文学教学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文学经典在当下的尴尬处境,除了时代社会的

原因之外,还与大学文学教学的状况有着必然的关

系。我把大学文学教学分为两块:一是文学史教学,
一是文学理论教学。传统的文学史教学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注重对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具体作

品的详细分析。即使讲解作品,也存在着模式化倾

向,不论是讲解什么样式、类型、形态、风格的文学作

品,都始终遵循着一种模式:作家生平与时代背景介

绍、作品思想意义与人物形象分析、作品艺术特色概

括。这种僵化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打击了学生对文

学经典的兴趣,也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使得大学生面对一部具有无穷魅力的文学经典,走
不进它的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中去,对作品更是缺

少具体独到深刻的体会和领悟。文学教学中的文学

史教学如此,文学理论教学也问题多多,其中主要的

问题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文学批评脱节,注重文

学基本概念、范畴、命题、原理等的理论阐释,而忽视

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即使讲作品,也只是将其作为

讲解某种文学观念的例证材料,对作品的分析往往

也只是点到即止。大学文学教学中存在的这些问

题,早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如在现当

代文学领域,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针对1985年以

后“西方理论学说的不断引进,导致了学术界盛行新

方法和新理念,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逐渐取代了具

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文本细读逐渐不被人们所重

视”[1]的事实,提出了文本细读对于当代文学史教学

的意义,并在自己的教学中践行文本细读的原则与

方法,在2005年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当代

文学名篇十五讲》。作者对文本内在精微之处的独

到的解读,对隐藏在文本中的缝隙的质疑,让学生掌

握了领略文学风景的钥匙,给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古典文学界倡导文本细读的呼

声也极高。王富仁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运
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解读

的文章,发表在1991至1995年的《名作欣赏》上。
这些文章,是将现代的文学文本解读技巧运用于古

典文学作品分析的成功尝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近年来,慕
课中开始出现了文本细读的大量尝试,如浙江大学

胡可先教授的“唐诗经典”慕课及其相关教材《唐诗

经典研读》,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文学理论

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先生在20世纪90年

代初组织编写的《文学理论教程》的最大特点,是在

讲清文学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的基础上,特别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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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论这一编,用六章篇幅解析阐述文学作品的各

个方面。这一点是以往文学理论教科书很少有的。
此教材出版后,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并多次被评为

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先霈教

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文艺学课程设

置、教材编写与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工作。在他组

织和领导下编写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文
本解读》这一套文艺学系列教材,就是文艺学课程改

革的阶段性成果。他们将文学文本解读课作为学习

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先导课程,将激起诱发学生

对文学浓厚的正当的审美趣味作为文学文本解读的

主要目标。这些教材的出版与课程设置,无疑大大

地提高了广大学生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综上所

述,文本细读在文学教学中的这些有益尝试及其所

取得的成效,说明了文本细读对于文学教学有着重

要的意义。基于此,笔者认为,加强大学文学教学改

革,应从加强课程改革做起,大学中文系应面向全体

学生开设“文学经典的文本解读”课程。这门课程不

仅可以使学生在大学阶段掌握具体可操作的文本解

读的方法和技巧,提高学生阅读文学经典、鉴赏艺术

美的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经典意识,提高学生的欣

赏品味,让学生从自身生存状况出发,叩问文学经典

的意义,体悟人生的价值。

二

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首先应该从文学经典的

选择做起。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这就涉

及如何选择的问题。在文学大海中,经典无疑是每

个读者的首选。何谓经典? 哪些属于文学经典? 学

术界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经典起码应该有以下三

项标准:“一、经典是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精髓,能够集

中反映其文化本质和价值理想的作品;二、经典具有

独特性和无可替代的代表性,是难以复制和模仿的;
三、经典是历史长期检验的产物,历久不衰,历史、时
间是经典最公正的评判者。”[2]也就是说,文学经典

往往反映了人类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情感,因而能超

越种族、时代和地域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

神财富。虽然经典标准人言人殊,但是这三个标准

应该是被广泛接受的。但这三个标准又只是一种原

则性标准,在对文学经典的具体选择上,可能会因缺

少可操作性而形同虚设;那么,选择经典有没有更为

客观科学可操作性的方法呢? 当然有。随着现代电

子信息技术、数据科学的发展及广泛运用,文学研究

中也开始使用统计学、数据分析等方法,例如王兆鹏

教授关于“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就运用了数

据分析的方法,对百首唐诗经典从三个方面做了数

据统计分析:“一是诗歌选本。采用唐宋金元明清以

及现当代有代表性的70种诗歌选本进行统计,看每

首作品入选的次数是多少。二是评点资料。每种资

料对作品的评点,无论是褒是贬,是艺术分析还是记

述本事,都按一次来统计。三是当代 (1949———

2000)研究评论唐人单首诗篇的论文。三个方面的

数据统计出来后,再进行加权计算。选本、评点资料

和研究论文的权重分别拟定为60%、30%和10
%。”[3]我们姑且不论这三方面数据的权重比例是否

合理,但这种科学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大体还

是符合文学史实际的,以此所确立的文学经典也是

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当然,人文学科应该遵从其自

身特点,不可全以科学方法取而代之,比如,杜甫的

《秋兴八首》是代表杜诗乃至七言律诗最高成就的经

典之作,然而却未出现在这一排名中。因此,我认

为,文学经典的选择,还是要充分地从人文学科的特

点出发,适当地借鉴现代科学的方法,这样选择的经

典才有代表性。
文本细读法是20世纪初期英美新批评所建立

的一套批评理论与方法,是指从文学文本的内部语

言、结构等入手,通过对文本的音韵、修辞、文体等因

素和文本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所形成的关系的仔细分

析,挖掘文本意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对19世纪

传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只注重从作家个人的生平

与心理、社会历史与政治等外部因素来阐释文学意

义的彻底反叛。这种极具操作性的实用批评,甚至

被批评家们用在了大学课堂的文学教学中。如新批

评的代表人物瑞恰兹就选取13首诗歌,去掉诗歌作

者和题目,让学生在没有任何作者与时代等外在背

景的情况下,从文本语言、结构、修辞等方面去分析

作品的意义,并通过对学生的成果进行分析总结,从
而确立文本细读的原则、范畴与方法。文本细读法

经过燕卜逊、布鲁克斯等人的不断完善,成为一种行

之有效的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如布鲁克斯运用细

读法分析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西敏寺桥上作》
和玄言派诗人唐恩的《圣谥》,对两首诗歌中语言的

悖论作了细致的分析。那么,面对文本,如何展开细

读呢?
首先,文本细读应该从字词开始。文学经典尤

其是诗歌经典,字词句往往是经过诗人旬锻月炼的

结果,诗歌的审美意蕴往往凝结在这些关键字句中。
中国古代习惯称这些关键字词为诗眼、文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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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诗眼文眼的把玩,是进入文本内核的关键。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文本细读绝不是孤立地对文本

的字句作琐碎的解读,而是立足于全篇,对文本的审

美意蕴、艺术风格等的整体观照,字句的微观细读是

为对文本的宏观把握服务的。如王国维曾评论说:
“‘红 杏 枝 头 春 意 闹’,着 一 ‘闹’字,而 境 界 全

出。”[4](P193)宋祁《玉楼春》中“红杏枝头春意闹”,
“闹”字即诗眼。“闹”字的妙处,不仅仅表现在拟人、
通感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描绘出

春天里红杏绽放枝头、争奇斗妍的画面,表达了诗人

对春天无比的喜爱之情。这一“闹”字,把诗歌的意

境传达出来了。又如杜甫的《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

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一诗中的“风起春灯乱,江鸣

夜雨悬”两句,要准确地把握这首诗歌所表现的情

感,就必须从分析这两句诗中“乱”“悬”两字入手。
写灯在风中晃动,诗人别出心裁用到了一个“乱”字。
这个“乱”字,既写出了灯的摇晃导致灯影的杂乱,同
时又是诗人离别友人时的心绪凌乱。同样道理,
“悬”字亦如此。诗人写雨,不用下雨、落雨,而用悬

雨,既是写雨大而急,也是用“悬”字来表现诗人当时

的心境。因此,透过对这个字的分析,我们把握住了

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融入到了诗歌所塑造的意境

之中。杜诗在用字上堪称经典,因此解读杜诗要从

用字入手,方能把握杜诗的奇理、别趣。解读其他经

典亦然。
其次,文本细读应关注经典文本中的隐喻、象

征、双关、复义、反讽、悖论等修辞手法。经典之所以

是经典,还在于其文本所呈现出的意义的含蓄、丰
富、多义的特性。文学经典中的隐喻、象征、双关、反
讽、悖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为各个时代的读者提供

了多元性的阐释可能。在这些修辞方法中,隐喻最

为独特。它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更是人类的思

维形式,有人称为隐喻思维、诗性思维、艺术思维等

等。文学经典中无不充满着隐喻,因此文学经典的

文本细读,首先要从发掘文本的隐喻义入手。《诗
经》中的比兴手法就体现了隐喻思维,如《关睢》的开

篇:“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用
水边绿洲之上栖息的双鸟婉转鸣叫,隐喻人类爱情

和婚姻生活的和谐美满。西方诗歌中的象征也体现

了一种隐喻思维,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西风

颂》用西风的宏伟气势来象征革命的无限伟力,诗的

最后用“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岂会遥远”的诗句,
表达了诗人对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就要来临的坚定

信念。由此看来,隐喻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具有本体

意义。除此之外,文本细读还要善于借鉴西方文学

批评的概念与方法,如英美新批评的反讽与悖论等。
且看钱钟书先生对王禹偁《村行》“万壑有声含晚籟,
数峰无语立斜阳”两句诗的分析:“按逻辑说来,‘反’
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而

破除之也。’诗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

能语而无语的,王禹偁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

《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

原’,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

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样,‘数峰无

语’‘此山不语’才不是一句不消说得的废话。”[5](P8)

钱钟书先生从山峰无语中,分析出了山峰“有语”与
“无语”的矛盾,从而分析出这首诗通过“正话反说”
所隐含的反讽意义。

第三,寻找文本结构上的缝隙,注重对文本深层

结构的分析。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作家想要表达的

意义与文本实际表达出来的意义往往会不一致。西

方结构主义理论家用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来解释这

种不一致。所谓表层结构,就是根据叙述的字面顺

序,研究作品中各个单位之间在作品中的关系;深层

结构则是研究叙事内容各要素在叙述顺序背后的内

在关系。从表层结构所看到的是文本的表层意义,
而对文本深层结构的分析,则是挖掘文本结构在特

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可能蕴含的深层含义。以唐传

奇《柳毅传》为例,文本的表层结构可以简述如下:柳
毅应举———落第———马受惊而跑出道外———遇龙

女———龙女讲述自己的遭遇(嫁给泾川龙王的二儿

子,丈夫为放荡之子,龙女向舅姑哭诉丈夫的行为,
舅姑溺爱儿子龙女被罚牧羊)———龙女请求柳毅带

信给洞庭君———解下衣带叩社桔入水见龙王———洞

庭君哀恸———洞庭君把爱女受难的事向暴躁的弟弟

钱塘君保密———钱塘君怒发而挣断锁链———龙女得

还———钱塘君大胜并被赦免———柳毅严词拒绝钱塘

君婚媒回家后两次明媒正娶———柳毅在拒婚后的遗

憾两度亡妻———最后娶一父亲不知所往的寡妇———
成仙得道。从表层结构来看,文本讲述的是柳毅和

龙女历经磨难,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这是一

个老而又老的故事,在中国传统叙事文本中大量出

现;但若对此文本作进一步深层结构分析,我们会发

现:文本中人物凡是按照常规行事,最后都得到不幸

的结果;凡是脱离常规的行为,都得到了幸运的结

果。从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文本背后隐藏的

意义:对现实和习俗关系的怀疑,渴望从超越常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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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到幸福。[6](P266~267)这一层意义不一定是作家意

识到或想要表达的,但从文本的分析中,我们确实得

到了这层意义。这就是文本结构上的缝隙。
第四,注重文学经典的互文性解读,探索经典文

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联,从而挖掘文学经典的丰

富意蕴。文学经典的解读,除了从经典文本自身即

字词句篇去解读其意义外,还需要从此文本与其他

文本的关系中,去分析其更为宽广的意蕴。虽然文

学经典具有独特性、无可替代性和高度个性化等特

性,但并不意味着文学经典是独立于社会与历史之

外的一种纯客观的存在,相反,任何一部文学经典都

或多或少地与前代经典发生关联。西方文学理论将

之称为互文性或文本间性,即处在不同时空中的各

种文本互相发生意义联系,从而形成文本意义的相

互指涉。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

化。比如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用典,宋人对杜诗的读

解,“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

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

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

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7](316)。“无一字无来

处”虽有点夸张,但后世之作都无法避开古人或他人

的文字、语义、结构和风格等等,都是在继承中有所

创新的结果,任何经典无不如此。李商隐的《贾生》
一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

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与司马迁的《史记·屈

原贾生列传》中“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
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

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上曰:‘吾久不见贾

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这段文字构成了互文关

系。解读此诗时,只有联系这一文本,才能弄清楚这

首诗的反讽意味。中国文学如此,西方文学亦然。

20世纪象征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荒原》,艾略特引

用了36个作家、56部作品作典故,若不知道这些典

故的出处及其文化蕴含,是根本无法读懂这首经典

之作的象征意味的。当然,互文性分析还包括此文

本与其他相似文本之间的比较分析,如《金玉诗话》
云:“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斗丽搜奇者尤

众。如‘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四望疑无路,中
流忽有山’,‘鸟飞应畏堕,帆远却如闲’,皆见称于

世。然莫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则洞庭空

旷无际,雄壮如在目前。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

梦也。”[8](P1947)宋代诗论家蔡绦将唐代诗人可朋《赋
洞庭》、许棠《过洞庭湖》、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

相》、杜甫的《登岳阳楼》等几首同写岳阳楼的诗作互

文性解读,从而来说明杜诗何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即
诗人胸襟的博大,故其诗景象雄奇,意境深远。因

此,文学经典只有置入历史文本中去解读,方能显示

出对文学经典解读的深度与厚度,经典文本的解读,
必须嵌入与之相联系的文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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